
我知道，这缘于我抚之不去的
怀旧的情结。

我以为怀旧没什么不好。我在
外边总是西装革履颇重形象，但一回
到家里总喜欢换上布鞋。因为我时
常会想起母亲给我做鞋的情景。那
时我读小学，一盏煤油灯放在八仙桌
上，在我很近的地方照着我的书本，
母亲就在对面的灯影里给我纳鞋底
做鞋帮。母亲有时会停下针来慈祥
地看我几眼，接着就又是“嘶嘶”的扯
线声。因而，当我穿上布鞋时就会想
起母爱，那种细密瓷实的母爱。

我和几位文友去沌溪时，他们
一路上总是念叨着那条老街。在有
些人看来，那不就是些明清时的老
房子吗，有什么好看？但他们却饶
有兴致，回来后还写出不少的美文
来。如果把这些说透了，不就是缘
了怀旧的情结吗。以现在的目光审
视历史，往往是别样的亲切和感触，
别样的深刻和升华。这是因为我们
曾经沧桑，从而清晰地看清了世事
和自己。

怀旧是人生感情的流露。这种
感情经过岁月的沉淀，已经浓缩成
人生情感的精华了。当年，曹雪芹
叙写《红楼梦》的时候，何尝不是带
着怀旧的情结呢？当烟柳繁华之地
成为记忆，当温柔富贵之乡消逝之
后，繁复于他那一管笔下的就只能
是一纸的红楼梦，几掬的辛酸泪
了。我们喜欢读唐诗宋词，我们喜

欢李白、杜甫，我们陶醉于他们诗词
歌赋的旋律之中，我们漫步于他们
奇思妙想的大河之畔，我们想象着
他们灼灼的神采，甚至是失意和沮
丧的时候，不就是一种怀旧的情结
吗？千年明月照今日，明月曾经照
古人。我们为什么吟起“床前明月
光”时，就会想故乡天井里那一轮银
色的月亮？那记忆的河流是怎样穿
越峰峦叠嶂的岁月，是怎样激起了
点点的浪花，是怎样映照着岸柳鸟
影，是怎样驮载着我们漫长而又短
暂的生命？我们是否感悟到此刻的
生命其实就是昨天和明天的一个交
点，我们在这个交点上独立寒秋也
张望春天，奋勇追求也怅然长叹
……其实，我们总是以过去的经历

和醒悟在打理着明天的啊！
怀旧是人生的一条河。我们踏

波而来扬帆前行，我们激流勇进不畏
凶险，但我们总有在人生某个码头歇
脚打店蓦然回首的时候。于是，身后
那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胜过世间最
美的花朵，那岸上的每一道柳色都胜
过大家的水墨丹青，因为那是我们意
志的灿烂的开放，也是我们柔情的悠
然的拂摇。怀旧是对自身历史的审
视和反省。我们或许保存着儿时的
一块橡皮，它使我们想起擦去作业本
上错误的快乐，但是，它能不能擦去
我人生中的错误呢？

我前几天回了趟老家，再一次
看了我的老屋。那老屋墙已斑驳门
已斑驳，台阶的缝隙里长着几株枯
草和小树苗。我走进屋里，几样家
具无声地站着，那是我的桌子、凳
子、箱子和床，它们已经非常陈旧
了，但我却倍感新鲜也激动难抑。
我就那么深情地抚摸着它们，就像
在抚摸着我消失的时间。那一刻，
现在的我和昨天的我完全叠在了一
起，那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感觉。当
记忆穿过时空，它与现实是一脉相
承的，而那些谓之旧的事物甚至比
你刚刚拥有的还要美丽，那是人生
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对人生最
有影响的部分。

怀旧，是人生车窗外向后移动
的风景，更是生命的日夜不停地前
行。

拉拉坦率地说：“我倾向于跟
王伟说实话，不过你放心，我不会
跟陆宝宝说一个字的，而且，我会
尽力说服王伟也不跟陆宝宝说。这
样，你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你
的决定。”

张 东 昱 愣 了 半 晌 ， 叹 气 道 ：
“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了！王伟和陆
宝宝的感情这么好，他可能听你的
不告诉陆宝宝吗？”

拉拉说：“我确实不能保证，
我代表不了他，我只能说我尽力。
请你理解，我不想做让自己心里不
安的事情。”

福兮祸兮
没等拉拉回到公司，夏红来电

话了，她关心地问拉拉：“以前的
事情王伟一点儿都不知道吗？”拉拉
说：“他知道我有过一个男朋友好
了很多年。”夏红庆幸道：“那还
好，他多少知道就好！同居的事情
他知道吗？”拉拉坦率地说：“他也
知道，他只是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张
东昱。”

夏 红 听 了 觉 得
情况还不算太糟，起
码王伟已经具备了一
些抗冲击的能力。夏
红问拉拉：“你觉得
王伟能接受吗？”

拉 拉 叹 了 口 气
说：“我不知道，人
有时候，自己也做不
了心的主。王伟能理
解我的过去，不等于
他能若无其事地接受
张 东 昱 做 他 的 表 妹
夫。”

夏 红 说 ： “ 麻
烦就麻烦在王伟和陆宝宝似乎感情
不错，他俩要是关系一般，就没有
这么敏感了。”

拉拉苦笑道：“还有一个更麻
烦的地方，张东昱的姑姑话特多，
我怕她哪天一不小心说漏嘴让王伟
她妈知道了，老太太可是有高血压
心脏病的，老人又都好面子，所以
我不知道王伟是不是该跟她老人家
也打打预防针。”

拉拉叙述的过程中，王伟没有
说一个字。王伟越沉默，拉拉越尴
尬，她硬着头皮把话说完，忐忑地
等着王伟发作。

“就这些？”
“嗯。”
“那天晚上是因为这事儿心情不

好？”
“嗯。”
王伟没有再说话，拉拉也不好

说什么，一时间屋子里静悄悄的，
拉拉感到喉咙口一阵发紧。

后来王伟站起身来，淡淡地说

了句：“我出去走走。”拉拉完全猜
不出王伟是怎么想的，只能被动地
点点头。

拉拉一个人歪在沙发上，一动
不动地不知道发了多久的呆，王伟
开门进来了。两个人的视线对上
了，都没有说话。

王伟慢慢走到拉拉身边，想了
想说：“我可以不跟陆宝宝说。但
是，张东昱自己得马上去和陆宝宝
讲明白。他要是不这么做，就只好
由我去和陆宝宝讲了。”

拉拉点点头，又问：“要是陆
宝宝知道后要跟他吹呢？”

“那他就失去陆宝宝！”王伟冷
冷地说。

“这不是张东昱的错呀。”拉拉
试图缓和一下，但是话一出口就后
悔了。

“这也不是陆宝宝的错。每个人
都有选择的权利。”王伟的语气很坚
决。

拉拉无话可说，谨慎地征求王
伟的意见：“那我去
和张东昱说一声？”

王 伟 摇 摇 头
说 ： “ 还 是 我 去 说
吧 ， 你 有 他 手 机 号
吗？”

不跟一个下属
议论另一个下属

这 天 周 会 上 ，
李卫东为了招聘流程
项 目 和 拉 拉 起 了 争
执。会后，李卫东向
黄国栋状告拉拉说，
艾玛之所以不听从他
的工作安排是受了拉
拉的指使。接着又抨

击杜拉拉对团队的把控有问题。
黄国栋感到心里不太舒服，可

他不愿贸然批评李卫东，便拿吃饭
说事儿道：“走，吃饭去！”

李卫东偏不罢休：“您觉得我
在危言耸听？其实，艾玛这还真不
算什么，拉拉更大的问题在C&B团
队。”

黄国栋心里一惊，“C&B怎么
了？年度加薪不是做得挺好嘛！”李
卫东摇摇头说：“您是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要不是那天拉拉赶着提交
年度加薪方案，我还真不知道她的
C&B潜伏着不小的风险呢。”

李卫东把沈乔治那场惊魂之
“TRUE OR FALSE（近似匹配还是
精确匹配）”绘声绘色地跟黄国栋一
说，黄国栋脸上没露出什么，心里
不免有些吃惊。

李卫东道：“我跟您再说一件
事，C&B 前一阵不是在作岗位评估
吗，这事儿在公司可是上上
下下万众瞩目的，大卫、
您、查理，谁不重视呀！” 8

乔乔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
想不通的是，渊雷这个人根本不会跟
任何人结仇结怨，又不贪财，谁会对
他下狠手啊？

乔乔盯了蒲刃好一会儿，一字一
句道，我拜托你调查这件事，我想知
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乔乔有冯渊雷工作室的钥匙，他
们来到工作室门前，与上次不同的
是，门把手处插着一枝不知名的小
花，粉红色，茎部有刺，还把乔乔的手
扎了一下。花掉在地上，蒲刃小心地
拾起，放在进门边的杂物柜上。他很
自然地想到那个黑衣女人，但已完全
回忆不出什么，只记得的确有过那么
一缕芳香。

毫无疑问，这个女人跟冯渊雷一
定有关系，但蒲刃完全不作深层次的
联想。这便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他
天生具备强烈的目标感。

看得出来，工作室里的一切还是
井井有条的，但写字台和柜子上都积
了一层薄灰，房间里
飘散着一股霉味。乔
乔默默地把窗户打
开，看见她黯然神伤，
满眼含泪，蒲刃低声
对她说道，你还是先
回去吧，我想在这儿
多待一会儿。

显然，乔乔的心
里也是急于逃避这个
让她难以面对的地
方，否则，她早就过来
收拾冯渊雷的遗物
了。

乔乔打电话叫
来冯渊雷生前的助手小郭，请她听从
蒲刃的安排。蒲刃留下了她的手机号
码。

两个女人走了之后，蒲刃开始重
新打量工作室，因为刚才乍一进屋，
只是常规地环视了一圈，可以说毫无
印象。

工作室还比较宽敞，分内外两
间，外面是例牌的写字台、皮椅、书柜
等作为工作区，另一边是一组沙发和
茶几。里头的一个房间，是诊疗床、白
布帘，还有医用的工作台和药柜。

外屋的墙上，挂着一排鲜活的整
形案例广告，有去眼袋、隆鼻、除皱、
削骨缩面、磨皮换肤、抽脂去肚腩等，
若不是亲眼所见，蒲刃还以为进了白
公馆的酷刑室。尤其是女人的乳房，
这么柔软的温情之地居然也要刀光
相见，做成什么蜜桃奶、水滴奶、冰淇
淋奶、麦格娜绮丽奶……

所有的乳房，都没有出现女人的
面部，全部是脖颈至胸脯的一截，令
人浮想联翩。各种别致有型的文胸托
着娇艳欲滴的女人宝贝，丰实饱满，
乳沟毕现。

他的目光在游移中落到一对乳
房前，文胸是黑色的，外层是半透明

的蕾丝，胸脯很美，充满诱惑。但真正
引起蒲刃注意的，是左胸的上方，刺
着一枝小小的梅花，深青若黛，与黑
色的蕾丝文胸遥相呼应，欲语还休。

这时，小郭提着半桶水，手脚麻
利地打扫卫生。从小郭那里，蒲刃还
知道丽慈虽是医院，但极少提到病患
二字。本来嘛，追求完美人生的人怎
么会是病人呢？

蒲刃对小郭说，我能看看这半年
来的客人登记簿吗？小郭说当然可
以。

蒲刃坐在写字台前，想象着冯渊
雷平时上班时的样子。他推断冯渊雷
是在工作场合与贺武平相遇的。他
一边想着，一边低头打量写字台的
抽屉，让他意外的是右边第一个抽
屉明显被撬过，因为有撬痕，也没
有刻意修复过，听之任之的样子。
蒲刃信手打开抽屉，里面除了空白
的处方笺、就是一些X光照片、做B
超等辅助检查的表格。蒲刃心想，
冯渊雷是个心细如丝的人，他既然

都记着还一本借了二
十年的书，抽屉就一
定 会 清 得 干 干 净 净
的。或者说，撬锁的
人已经拿走了该拿的
东西，这个抽屉也就
没有加锁的必要了。

拿走了什么呢？
贺 武 平 应 该 是

那种什么都不需要的
人吧。

蒲 刃 下 意 识 地
一张张地翻着表格，
脑子里全是一些零星

的闪点，目前还找不着接通它们的
电流。表格和处方笺散落地摊在桌
上，最终他把它们合拢撂齐。一张
处方笺掉在地上，蒲刃俯身把它捡
起，看见纸的背面写着一行字：一
寸情色一寸灰，是冯渊雷的笔迹。

蒲刃一直翻看的访客登记簿上
并没有贺武平的名字。赭石色封面
的登记簿有好几大本，内容整洁详
尽。

怕漏了，又翻一遍，还是没有贺
武平的名字。

下班前的两个多小时，蒲刃就坐
在冯渊雷的位置上发呆。直到小郭来
锁门，蒲刃才问小郭有没有人来整形
是不登记的。小郭说当然有啊。蒲刃
问，那都是些什么人呢？小郭笑道，明
星啊，大明星和明星主持人当然不承
认整容啊，所以不登记。蒲刃问，还有
呢？小郭说，还有就是官员。蒲刃又
道，还有没有呢？小郭说，总之身份显
赫的人，出场都是很隆重的，不但不
登记，还有人专门来清场。

蒲刃离开工作室的时候，看见杂
物柜上的那枝带刺的小花，本
想丢掉的，转念一想，还是用
一张旧报纸包住，拿走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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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寨街的来由
王瑞明 杜丰芮

郑州地理

任寨街，位于金水区南部。因位于任
寨村北，又叫任寨北街。东起经八路，中段
与文化路相交，西至健康路，长800米，宽20
余米。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市成为河南的
省会，任寨村从南向北被规划为大专院校
区，这里称为文化区（现在的金水区）。昔
日一片荒凉的沙岗和村北的小路变成了市
中心繁华地段，成为较早的城中村。为适
应城市建设的需要，村中的小路建成了宽
阔的马路，村民们约定俗成地把这条路叫
任寨北街。1979年市公安局整顿街道时，
贯彻从俗从众的原则，仍叫任寨北街，沿用
迄今。任寨北街的来由与任寨村有关。经
查阅志书和走访村民，当地流传着关于任
寨村与“杨家将”有关的故事。

相传，北宋年间，抗辽名将杨继业，单
名业，也称“杨令公”，曾任郑州防御使、防
御使兼刺使。其子“杨六郎”杨延昭随父
在军中任职。一天，杨延昭和部下任汤辉
（即《杨家将》中的任堂惠），他们来到郑州
北郊的胜岗村附近时，部下任汤辉见这里
沙岗上绿树葱葱，花草盛开，景色宜人，便
说：“百年以后，愿在此处安葬。”

数年后，任离世而去。杨延昭想起任
汤辉当年说的话，就在胜岗村东南部选一
吉地近百亩，为任汤辉建一墓地，任汤辉
的棺椁入土后，杨延昭让人在上面封一个
沙土冢，怕沙土冢疏松，只好找人到城西
南数十里远的齐礼阎运来黏性土。在墓
地上封一层沙土，盖一层黏土泼水封实。
就这样，经过众人多天的劳作，一个占地
约五亩，高约四丈的“任汤辉墓”建成。后
来，因墓地外观为一个大土冢，当地百姓
便称其为“大冢”。之后数年，杨延昭在

“大冢”旁边修建房屋数间，雇人在此守墓
地。墓冢周围剩下的数十亩土地作为“墓
产”，由守墓人免费耕种。随着星斗的转
移，任汤辉的后人为了怀念先祖，便在墓
地西边定居，垦荒屯田，繁衍生息在这块
土地上，形成一个较大村庄，名叫“任
寨”。清乾隆《郑州志》建置志。七区屯砦
中已有任寨村属安定区八段的记载。

学会看到希望
绮 梦

随笔

什么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就
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以什么心态
去看待它们了。如果总是看到事
情消极的一面，就会不快乐，其实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挺让人绝望
的，但是剥离掉悲观的东西之后，
说不定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没有注
意到的、积极一面的东西。

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忘了，
讲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因为遭遇背叛
离了婚，这时又丢了工作，可以说是

屋漏又逢雨时，悲惨到家了。但结
局是她在逆境中通过自己的努力，
创业成功，当了老板，同时也收获了
爱情，当然在这过程中是不乏艰辛
和眼泪的。试想如果她没有失业，
可能也就是按照过去的生活轨迹平
淡无奇地生活下去了，下岗却给她
提供了一个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
让她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失去了一
个不爱她的人，却给她一个重新选
择的机会，让找到了一个更爱她的

人。当然这一切都源于她的努力，
逆境只是因，努力才会有果。这也
告诉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太
绝望，冷静下来仔细地分析一下，换
个角度学会去看到事情积极的一
面。其实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快乐是自己给的”。以前我总
是对这话不理解。曾经有人这样开
导我：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
对自己说“我是最漂亮的”，这样就
能保持一天的好心情，可那时我觉
得是自欺欺人，因为我不自信。但
是现在我有体会了，人是要学会看
到希望的，哪怕它很小，也不要放
弃，有必胜的信念，就会有灿烂的笑
容，最美的是笑脸呀 。

《FBI教你身体语言读心术》
王溪桃

新书架

一个简单的握手动作已然决定
重量级商务谈判的胜负，一次不经意
的眼神交流瞬间拉近彼此心的距
离。身体语言蕴藏着巨大的魔力，谈
判协商的攻防战守、职场人际的往来
进退、恋爱男女的心思捉摸……都能
通过它获悉大量的准确信息。

拥有 25 年 FBI 工作经验的乔·
纳瓦罗练就了一双善于察言观色的

“火眼金睛”，他通过研究牌桌上的
非语言交流和非语言行为，告诉你
如何通过身体语言来伪装自己的意
图、洞察对方的心理、掌握他人行为
背后的动机，从而在牌局中大获全

胜。
读完《FBI 教你身体语言读心

术》书，你不仅可以在牌桌上识破骗
局，更能在生活中洞察先机，轻松掌
控全局并战胜对手：在商务谈判中
抢占先机，在应聘谋职时稳操胜券，
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

移动的城池
王太生

散文
冷兵器时代，一支箭镞，就这么

低低地飞着，掠过城河，便悠悠地落
在古城墙之上。

有谁见过在古城池上，两位兵
士抱臂行礼；今日文人相遇，双手作
揖，礼貌谦让。城墙下，不见狼烟升
腾，老树拴马，却见荒烟蔓草，杂树
丛生。

不是每座城市的古城墙，都有
西安、南京那么伟岸。小城的古城
墙，即使坐过某位古人，人们也早已
淡忘。站在古城墙上，市井对农耕
瞭望，那时候，城河必定是在低处，
一低头，看见河对岸一块石埠头上，
闪着一个年轻女子在城河里汰衣的
身影。木槌声，左一下，右一下，声
音贴着河面传得很远。或者，随手
掷出一枚小石块，便有惊鸟，扑簌簌
地掠过城河去了……

城墙不见城砖。刨开疏松的黄
土，那些砖头，断裂成碎片。

对一条河流的打量，有时并不
一定要那么深沉。彼时，城河对岸
有一片果园。园子里长满水蜜桃，
其华灼灼。说起水蜜桃，小城的许
多孩子，都会流口水。

郊野之食，味之甘饴。城河里
飘浮着一种六角菱，味道鲜美。河
水是活的，菱角的味道就鲜。此外，
城河还出产河蚌、蚬子、螺蛳、细虾，
这些都是城河活的化石。

许多城市有河，也有古城墙。

我到南京时，从明城墙旁走过，并没
有到古城墙上溜达，终是一种遗憾。

城墙是段隐喻，城墙上的红薯
甚是茁壮。有人说，红薯是字，种在
城墙上，藤叶漫爬；红薯长在土里，
一个挨着一个，不知哪朝的泥土，承
接它的地气，鼓鼓地，堆积小城斑驳
时光。

城墙上的城砖，不知什么时候，
被人一块一块地抱回家了，垫作门
前屋后的台阶，苔迹漫漶。

小时候，我常随外祖父到住在
城墙上的人家做客。有一户人家，
就住在城墙上，从城墙上走到他家，
要踩一节一节的台阶，房屋是坐落
城墙脊上的，小屋前，有一处平台，
绕过小屋，顺着台阶，就下到水边的
石埠头。

外祖父师弟蒋爹，家住在北城
门口。这种类似于吊脚楼的房屋，
从城墙上进入是客厅、房间，屋角有
一付木梯，顺楼梯而下，听得脚下踩
着木地板啌珰啌珰之声，厢房、厨房
在城墙根之下，房子冬暖夏凉。拉
开栓着的一扇木门，临河小街上有

三二人走动，就见到城河。这时候，
河面并不宽，两条船，挤挤挨挨，就
像两条永远交集不到的直线，擦身
而过。

中国人心目中，天圆地方，城墙
是一处可供凭吊和思考的地方。想
一千多年前，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独
步怆然。还有，贾平凹住在西安城
内，会不会时不时到古城墙上散步？

城墙是厚重的历史，许多人从
小都是啃着城砖一样厚厚的书长
大。我的一位同事，将一部书设计
成一块城砖的形状。不知道里面，
装进的是怎样的奇思妙想。

城墙是一道规矩。城里的人，
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人总是
这样，鱼贯而进，鱼贯而出。进出之
间，一个个背影在城墙之下的苍茫
暮色中，变得缥缈和迷蒙起来。

20年前，我住的城池很小。城
墙是一处宜居之所。住在城之脊背
上，屋后临水，在古城墙上踱步，宜
歌、宜咏、宜争吵；宜谈情、撕纸、马桶
碰撞。这时候，房屋像密密麻麻的蠕
动小卒，移动的城池，早已越河而过。

贺树建书法

冬韵 何家安

我的衣柜里保存着一套
旧工作服，虽然已有年头了，
却不忍弃之，因为它总让我想
起刚刚参加工作的日子，总让
我想起那些充满幻想的、那些
朝气蓬勃的日子。

怕痒痒的树
金 真

百科广角

从黄果树大瀑布景区的门口步入，在
观赏到雄伟的大瀑布之前率先进入眼前
的是一组盆景园区。在这30多种、3000多
盆的植物中，有一颗怕痒痒的、浑身树干
光滑的紫薇树极为有趣。

说它怕痒痒是因为只要人的手轻轻
抚摸一下它的树干，枝头上的树叶就都会
翩翩起舞，颤抖不止，就好像一个被挠了
痒痒的人在痴痴地笑个不停似的，而手一
旦拿开，它就停止了晃动。

紫薇树是我国极为珍贵的植物之一，
在北京附近较为常见，俗称百日红或“痒
痒树”。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写道：“似痴如
醉丽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红
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

紫薇树之所以会怕痒，是因为这种
的树干对振动十分之敏感，它的树干能
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反应，并能将这种反
应迅速地传递到树梢而引起树枝的摆
动。

紫薇树是千屈菜科落叶乔木，一般高
可达 10米，花序长约半米，上有花几十朵
以上。花呈白、堇、红和紫色，于每年夏秋
季开花，可开50天左右。

紫薇树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较强，耐
旱耐冷，对土壤要求不高，有很强的抗污
能力，树龄可达500～1000年，是一种优良
的园林观赏花木，也是很好的树桩盆景种
类之一。


